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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良

5
我给冯寡妇买了一张返程的

火车票，老罗用车送她到火车站，
让她先回去，我留下来，还有些事
情要耽搁几天。

说出真相，对这个女人的打击
显然是毁灭性的，我和老罗达成了
共识：必须隐瞒事实。

在车上，冯寡妇一直追问我与
她男人见面的情况，我只讪讪地
说，这件事到此为止，别再多想，过
好眼目前的日子要紧。可冯寡妇
还是不依不饶：“这么大老远，好不
容易来一趟，为什么不让我见他一
面？”我把脸放严正了：“没那必要，
这都是为你好！”冯寡妇见我态度
强硬，哭了，一边抽泣，一边哽哽咽
咽道：“这么多年，我一直在等这个
人，心里一直放不下，你们给我句
实话，这人就是残了，我可以养他，
要是死了，我给他收尸……”她就
这样数落个不停，越说越让人心头
难受。我和老罗只是听着，没有再
搭腔。

回到苦拉村，我始终守口如
瓶，我发誓，除了佳梅，没有对任何
人讲起过这件事。我还特意叮嘱
佳梅，不能告诉冯寡妇真相。

一晃到了板栗收获季节，村民
们都忙着采收板栗。

我自然也忙得不亦乐乎，冯寡
妇的事，也就抛到了脑后。

今年雨水比往年都好，粗壮的

板栗树吃足了雨水，噌噌疯长，枝
叶茂盛，果实累累，把枝条都坠弯
了，家家户户的栗园都呈现出喜悦
的丰收景象。饱满的果实，在阳光
的照晒下，纷纷挣开滋养它的刺
包，争先恐后从树枝上掉落下来。
那家大型食品加工企业，组织了几
十辆大卡车，将苦拉村的劳动果
实，源源不断地运往省城西安。

一篮篮，一筐筐的板栗过了
秤，倒出来堆成一座座小山。

一手交货，一手数钱，现场充
满了欢声笑语，捧着花花绿绿的票
子，村民们沉浸在从未有过的喜庆
之中。

正当人们吃饼赏月，欢欢喜喜
过中秋的时候，万没料到冯寡妇会
寻了短见。

她用一根细麻绳，把自己直端
端地吊在栗树结实的枝丫上。

事后，我才知道，佳梅终究没
能忍住，当然，也是出于好心，把实
情透露给了冯寡妇。我没有责怪
佳梅，因为我也不知道，这种掩耳
盗铃的事情究竟能支撑多久。

我去了冯寡妇上吊的地方，
那是她家的板栗园，有人指与
我：喏！就是那棵树！我的心为
之一紧。

采收过后的栗树，一下子变
得瘦了，秋风一扫，渐渐泛黄的
树叶纷纷飘落，光秃秃的树枝直
刺天空，整座园子立时变得萧条
起来。

（完结）

我是药
□普光泉

一
多年以后，我想起斜阳把所有的影子拉长的

那个下午，对，就是那个下午，他提着红糖糍粑来
到我的单身屋后，又急匆匆为我买来药的那一
刻，我不由得抿一抿嘴，意识到我的身体将会是
个大药罐子，不断装入无数的药。

药，五行属木，其繁体字是这样写的：藥。
基本释义是：一种可以治病的物品（多指能吃
的、敷的或熏洗的）。显然，这说的是中药。
我 对 带 药 字 的 成 语 记 得 最 牢 的 是 ：不 可 救
药。这成语说出了我的现状也道出了我心里

的阴影。曾经有人恶毒地骂我——不可救
药。他骂他的，我听我的，我不但不生气，反
而认为他骂得真是精准，简直就是我肚子里
的蛔虫。

就在听到别人骂我的那天晚上，我闲来无事
便对这成语寻根究底起来，从而知道了《诗经·大
雅·板》：“多将熇熇；不可救药。”

再就是，“药”与我的职业息息相关。
我从来都不认为我是一个弱女子，我当然也

不愿意随波逐流。
多年后的我五脏六腑都药里药气，虽说我也

曾梦想拥有一颗济世救人之心，但那是空想，如
今我真的是不可救药。

在读大学时，老师说:人世间一切偶然性的
东西，其背后都有着某种必然。

我身体里的正气与邪气随时都在进行着激
烈的斗争，无休无止，体现出必然性，我总这样认
为，并在心里反复对自己说:我是药。

在那个夜色朦胧的晚上，我跟屋外那棵刚绽
放的栀子花说了好一阵子话，夜鸟都不再言语
了，才回到床上。这时，我意识到——我的身体
里充斥着品种众多的药，林林总总——我老是这
样被药所困扰，甚至感觉得到我会被药间歇性地
埋葬。

我那几天因为工作不开心导致精神状态差，
出现反复失眠多梦的状况，我的身体犹如一棵被

风任意吹动的柳树，没了筋骨。我的胃口出奇得
差，厌食。我深知我身体里的湿气越来越重，这
湿气与药气混在一起，总令我夜里皮肤发痒，睡
不安稳。即便睡着了，元神却还在游离。为此，
在一个同事的建议下我开始练习瑜伽，同事说，
练瑜伽可以排除身体里的湿气，能健脾开胃，从
而固住元气。 （连载1）

普光泉：四川攀枝花人。国家一级作家。中
国作协会员。四川省突出贡献专家。四川省人
民政府文史研究馆特约研究员。攀枝花市作协
副主席。攀枝花学院客坐教授。

□向勇

5
小屋外，风雨依旧。今夜，三个男

人谁也没有提前离开的意思。直到凌
晨时分，风终于小了，雨却越下越大。
李主任和张明早已酣然大醉，一个匍匐
于桌，一个斜靠屋角，但两人手里依然
握着酒瓶，似乎还想与周公共谋一醉。
已经好一阵子了，无论两部手机单响、
双响还是混响，李主任和张明都无任何
反应。

这半夜三更的，手机何故响个不停
呢？张龙心里闪过一丝不祥的预感。
他从张明怀里拿起手机，见来电显示为
牛滚龙。他摇了摇张明的头想叫醒
他。可是，无论张龙如何摇晃，张明都
如死猪一般沉睡，还时不时地梦呓。张
龙只好试着接听张明的手机，告诉对方
张明已经烂醉如泥，实在叫不醒。

“龙……龙哥，我听得出是你的声
音。实在对不起！小花都告诉我了。
我是个畜生，一直误会你和小花，请你
大人不计小人过！现在，我实在没法了
……请你马上开你的越野车来，路上不
管压死哪家的芒果我都认赔！以后你
扩路，尽量从我家地边过，我一分钱都
不会要，还出义务工。如果还差钱，我
和小花也可以出一些。只要她母子平
安，你说什么都成！我现在才知道，人
没了，再多的钱也没用，如果她母子有
事，我也不活了……呜呜……”

电话里，牛滚龙边说边哭，弄得张
龙一脸懵。他感觉事态严重，狠狠地踢
了踢张明，又舀来半瓢冷水淋在张明脸

上。张明半醉半醒地歪斜脑袋，左摇右
晃地拉醒李主任，他要主任给自己评评
理，说自己又没醉，龙哥为什么要用冷
水淋自己？

夜色越来越暗，天空好像漏了一
般。张龙手握方向盘，将头探出窗外，
嘱咐李主任快点将石块塞进打滑的车
轮下。张明已被雨淋清醒了，拿着斧头
跑在越野车前头，只要估摸着挡住车辆
脚步的芒果树，不管是树枝还是树杆，
他都毫不手软地砍掉拖开。

众人好不容易冒着雨将张小花送
到彩钢棚，正想喘口气时，就听见救护
车急促的呼啸声，所有人的心都放下了
大半。可是，救护车刚停下，一个白色
身影就从瓢泼大雨中冲来，忙不迭地
说：

“我们的车刚过，后面的路就垮断
了，估计一两天内无法通行。现在，你们
就近找个避雨的地方，我们现场施救
……当然，我知道在别家生孩子，很多人
家是忌讳的，只得靠你们主人家……”

“不用找了，她是我姐，就进我的看
守房！”

张明一步窜到白衣护士前说。他
浑身上下没有一处是干的，活脱脱一只
落汤鸡。

几个男人都在屋外等候，他们没人
说话，心里全都纠结着，双眼急切地关
注着白衣护士忙里忙外。除了在外屋
添加柴火烧热水外，他们感觉自己一点
儿忙也帮不上，一个个只能干着急。时
间一点点地流逝，待到黎明时分，狂躁
一夜的风雨终于放慢了脚步。小屋内，
终于传来一声孩子的哭声，众人都会心

地笑了。
白衣护士从小里屋探出头说：“虽

是早产，母子平安，祝贺！”
“谢谢！谢谢！谢谢医生，谢谢大

家！”
牛滚龙说着，忙不迭地朝护士磕

头。白衣护士大为惊慌，一边摆手，一
边快速转身回里屋。牛滚龙没有起身，
他转过双膝朝李主任和张龙磕头，脸上
早已纵泪。

“别！别这样！滚龙兄弟啊，大家
都是老表弟兄的，你这样做，我们会折
寿的!难道你想让我们早死吗？”李主任
笑着阻止。

“李主任，龙哥，张明兄弟……以前
都是我不好，一直给你们找麻烦。天菩
萨在上，我牛滚龙在此发誓，从现在开
始重新做人。如有违反，天打雷劈！”

牛滚龙说着，跪转身体向着门外的
天空，坚定地合拢了右手的食指和中
指。尔后，他又缓缓地站起身来，喃喃
地对大家说：

“我想好了，以后待龙哥扩路时，我
天天都要出义务工，占了哪家的果树需
要赔钱的，全部由我出。另外，我想待
路扩修好后，就取名‘张龙村道’吧，你
们看怎么样？”

“我看取成‘龙哥村道’还要好些
呢！这样，就包括了出义务工的你和张
龙哥——两个龙哥嘛！”李主任笑着说。

“还不如‘双龙村道’好，大家都晓
得，我们这里，以前就叫双龙村，只是后
来拆乡并镇后，才叫龙箐村的。”

众人议论纷纷。
张明似乎还想说什么，但他瞟了一

眼牛滚龙后，竭力管住了自己的舌头，
摸摸后脑勺后蹲在一边默不作声。他
觉得自己这个姐夫好像突然间变了个
人，但张明似乎依然对他心存顾虑，实
在拿不准牛滚龙到底该算英雄，还是无
赖。

张龙摆摆手，问大家看看这间小屋
有何不同。

众人不明其意，但都重新审视这间
小屋。小屋系彩钢棚结构，由几十块彩
钢板倚山而建，分里外两间，其内生活
用品一应俱全。四周的档板不全是钢
质，靠北的一块显然厚实得多，就算粗
略瞟一眼，也知它是一块黝黑的紫油木
材，而且从成色看，显然有些年岁了。
倘若细看，木板上还依稀刻着“逸夫小
学”四个大字。

张龙将目光锁定北面那块紫油木
板说：“依我看，应该取名‘逸夫村道’
吧！”

小屋外的天空终于放晴了，空气中
飘来一丝丝泥土的芳香。龙箐芒果园
的山腰间，太阳好像起得比往常早了
些，正光亮亮地暖着万物。

张小花安详地躺在那张简易木床
上，她一边抚着怀里的孩子，一边静静
地听着外屋几个男人间的谈话。忽地，
她想起曾经与屋外这几个伴随自己长
大的男人间的往事，不由百感交集，她
下意识搂了搂怀里的孩子——那团从
她身上掉下的肉肉，鼻子一酸，哭了。

嘤嘤的哭泣声，浸透着欣喜、慰藉、
感激……当然，还有淡淡的愁绪，只是
被山风一吹，就散了……

（完结）

□黄元芳

大家看过去，草原的另一头有亮光射向夜空，往夜色深
处再仔细分辨，只见平坦的草地上有一个帐篷，帐篷里出现
一个男人和一个小女孩的身影。帐篷外还有十几个人，他
们架着三脚架，打着聚光灯、摄影灯，正在拍摄视频短片。
原来，射向夜空的光都是这些专业设备发出来的。

回到露营地，他们看见“餐厅”旁的空地上撑起了七八
个帐篷，勋哥跑过去查看自己的帐篷，发现防潮垫下面全是
水，赶紧把帐篷移到“餐厅”里来。

整个露营地只有一个厕所，男女各一个蹲位，为此，临
睡前使用洗手间需排队等候。深夜11点前后，青凌完成了

简单的洗漱，钻进自个儿
帐篷打算休息。

青凌和斌哥不
敢细看帐篷里配备
的睡袋，更不敢完完
全全地钻进想象中
有亿万个细菌和病
毒附着的睡袋上。
他俩穿着厚外套躺
下，拉开睡袋的拉
链，让睡袋像被子一
样搭在身上，让人不
至于太冷。不远处，

游 客 们 打 麻
将 、喝 酒 划
拳 的 喧 闹
声不断传

来，青凌注意到勋哥和燕燕睡的帐篷里窸窣作响，想来他俩
也是难以入睡的。

夜已经很深了，人类的喧嚣声终于归复沉寂，而虫子的
叫声则开始此起彼伏，“唧唧唧”，“吱吱吱”......高高低低，曲
曲折折，像极了分几个声部的合唱。夏虫们不知疲倦地唱
着歌，把在外露营的人哄睡了，周边的帐篷渐渐鼾声响起。

“嘟噜、嘟噜”一阵之后又换成“噗嗤、噗嗤、噗——”，震耳欲
聋。青凌被这不知从何处传来的鼾声扰得难以入睡。她烦
躁地转头，只见斌哥在她旁边静静地躺着，她知道斌哥也没
有睡着。青凌突然想起，已过知天命的年纪，斌哥平日里睡
着了也要打鼾，他知道自己的鼾声会让青凌睡不好，总是自
觉到次卧去睡。此刻青凌发现，斌哥平日里的鼾声其实很
微弱，对他由嫌弃变成了愧疚。

不知躺了多久，青凌终于困得昏沉入睡，不过这种浅眠
并没能怎么维持，斌哥整理睡袋的动静把她从睡眠中拽了
回来。头好冷，她想调整一下枕头的位置，却摸到头顶上方
湿漉漉的，全是露水。“嘟噜”和“噗嗤”声还在轰炸，斌哥说
他不想睡了，打算到附近走走。青凌看看时间，凌晨五点刚
过，于是索性起床，穿上鞋和斌哥一起出门。

月亮高挂在天边，像个圆圆的蛋黄。青凌好奇，在黄澄
澄月光的映照下，远处的森林和近处的草坡将会是怎样的
景象呢？

斌哥牵着青凌从小道往草坡上爬，突然听到“嗷呜
——”，“嗷呜——”两声，吓得青凌赶紧拉着斌哥转身向露

营地跑。难道远处的森林里真有狼？那些露宿在
夹沟里的羊怎么办？青凌和斌哥跑

回露营地餐厅，在昏黄

的灯光下焦灼地等待天亮。月光渐渐暗淡，星星缓缓隐身，
斌哥再次牵着青凌走向草原，去迎接日出，去看晨光微熹的
羚羊寨。

“你看，还这么早，这些牛就开始吃草了！”斌哥感叹。
顺着斌哥手指的方向，青凌又看到了排队吃草的牛。

起初，她以为是草坡上的石头，定睛细看，这些色彩斑驳的
“石头”居然在慢慢移动。清晨的草原，草叶和花瓣上的露
珠丰盈又清凉，享受“大餐”的牛羊们无拘无束，尾巴悠闲地
晃动摇摆。

青凌想，这些常年露宿在外的牛羊抗寒能力可真是一
流，就像现在，太阳还未完全升起来，高原盛夏的清晨犹如
小城里的初冬。青凌打了个寒颤，不由自主地和斌哥紧紧
靠在一起。

“你昨晚没睡好，一会儿要不要回车上再补个觉？我们
可以晚一点下山。”青凌的问话里装满了担忧和体贴。

“放心吧，我昨晚睡得还可以，开车一点问题都没有。
倒是你下山时可以在车里睡一会儿，我会慢点开的。”斌哥
搂着妻子，语气温和。

斌哥的回应使青凌找回了夫妻间相濡以沫的感觉，她
觉得这是此次羚羊寨之行最大的收获。

金色的太阳破云而出，露营地的游客们一个个起床，草
原再次热闹了起来。早餐后，勋哥和建军打听清楚了羚羊
湖的基本情况，一行人出发去看传说中清莹澄澈、水平如镜
的羚羊湖，完成昨天因打麻将遗留下的“作业”。

清晨的草原空气格外清新，阳光洒在身上暖暖的，羊在
广阔的草坡上这里一群那里一伙的，逍遥自在，真是
牛羊的天堂。

是勋哥和建军的功课做得不到位，还是大家欣赏美景
走岔了路？翻过一个个草坡，他们都能看见雅砻江了，也没
找到羚羊湖。南面已是边界，他们从北面过来的，只能从东
西方向找羚羊湖了。勋哥向东，建军往西，分头寻找制高点
眺望，看哪里有“水凼凼”。

“看到咯，从这边走！”建军兴奋地挥舞着自己的外套。
一行人在建军的指引下向西北方向走了十几分钟，就

来到了羚羊湖边。说是湖，其实就是两个草坡交汇处一个
不到两百平米的椭圆形“水凼凼”，湖水清澈得能看到湖底
的砂石，水波荡漾，摇晃着蓝天白云的倒影。十几头花斑牛
正在湖边饮水，憨厚可爱，众人拿起手机拍照，花斑牛好像
很愿意成为主角，抬起头，甩着尾巴，一副悠闲自得的模样。

勋哥一边拍照一边说：“看来这些牛经常做模特，镜头
感好强。”

这句话提醒了张燕燕，她又迫不及待地拿出道具拍照
发朋友圈，另一边，青凌则伸手探向湖水，感知湖水的清
凉。玩够了个人摆拍，张燕燕又快活地邀请大家合影，雄
哥推辞说自己不爱拍照，李莉斜眼看张燕燕一眼走开了，
气氛骤然有些尴尬，勋哥赶紧打圆场：“我们早点下山，到
江边吃鱼。”

午饭在雅砻江边的鱼馆吃鱼，回城后各自回家洗
澡洗衣服，傍晚四家人又聚在一起吃晚饭。回到
家，斌哥习惯性地开着电视玩手机。

青凌提着花洒到露台给花草浇水，微
风吹来，凉爽舒适。抬头一看，亿万
颗星星在深蓝的天空眨着眼
睛，好像在说：“何必翻山
越岭去找寻，我们一
直在这里！”
（完结）

哭泣的小屋

仰望星空


